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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质是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和场， 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能量是物质运动转化的实现和量

度， 是物质在微粒子状态下温度和运动速度的总和。 宇宙万物皆具有物质、 能量属性， 而作为其一部分， 中药也具备

这两种属性。 本文从物质、 能量的范畴阐释中药的药性理论， 以期指导中医药的教学、 科研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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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研究发现， 宇宙由 ５％ 的物质、 能量和 ９５％ 的暗

物质、 暗能量构成［１］ ， 即物质和能量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

本要素。 中药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 也应具有物质、 能

量这 ２ 种属性。 本文拟从物质、 能量的范畴阐释中药的药

性理论， 以期指导中医药的教学、 科研和临床。
１　 物质与能量

１􀆰 １　 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物质是世界统一的基

础， 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２］ 。 从物理学角度

看， 物质为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和场 （气、 液、 固

态物体； 光、 磁场等） ［３］ ； 能量则是指物质在一定构成中

相互作用、 一定时空中产生的动力及运动， 并以不同形式

存在［４］ 。
１􀆰 ２　 物质与能量的关系　 物质是世界之本原， 世界统一于

物质， 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而

能量是各种运动的一般量度。 从静止的观点来看， 能量就

是物质； 从运动的观点来看， 物质就是能量［５］ 。 能量是极

度活跃的物质， 物质是极度惰性的能量［６］ 。 爱因斯坦的质

能方程式 Ｅ＝ｍｃ２ 更是量化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 说明两者

的统一性、 同一性和相互转化性。
２　 中药的物质、 能量属性

中药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用于预防、 诊断、 治疗

疾病的物质。 其药性是药物在防治疾病过程中所体现的性

质和功能， 包括四气五味、 升降沉浮、 归经和毒性等

内容［７］ 。
四气五味是决定中药药性的最关键因素， 而升降沉浮、

归经、 有毒无毒是四气和五味组合作用于机体的具体表现

形式。 例如， “味薄者升， 气薄者降， 气厚者浮， 味厚者

沉” “酸咸无升， 甘辛无降； 寒无浮， 热无沉， 其性然也”
（ 《本草纲目·序例》）， 以及 “气厚味薄者浮而升， 味厚气

薄者沉而降” （ 《本草备要·药性总义》）， 都明确指出了中

药的升降浮沉是由其气味所决定的。 “酸入肝， 辛入肺，
苦入心， 咸入肾， 甘入脾” （ 《素问·宣明五气篇》）， 表明

中药对人体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治疗作用的特性， 即为归

经［８］ ， 并且也是由中药四气五味决定的。 毒性是指药物作

用于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９］ ， 如大辛大热的砒霜、 巴豆、
乌头， 大苦大寒的水银、 甘遂、 大戟皆为大毒之药， 可见

“毒” 为四气五味之极或偏。 本文主要围绕四气五味来论

述中药的物质、 能量属性。
２􀆰 １　 物质属性　 中药的物质属性是指其五味， 它是药物的

物质基础， 具有滋补人体气血精津液髓等精微物质的作用，
并能化生精血， 滋养五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
“味归形， 形归气……精不足者， 补之以味”， 指出五味生

精血以成形； 《素问·藏象论篇》云： “地食人以五味……
五味入口， 藏于胃以养五脏气”， 阐明食物入胃后转化成

的五种精微物质， 经过脾之输达而营养五脏， 可见五味为

饮食 （或药物） 具有的对五脏起滋养作用的物质［１０］ 。 现代

医学研究也发现， 辛味药大多含挥发油， 苦味药大多含生

物碱， 甘味药大多含有糖类、 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素，
酸味药大多含有有机酸、 鞣质， 咸味药大多含有钠、 钾、
钙、 镁、 碘等无机盐［１１］ ， 可见五味是中药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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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体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不足时， 需以具有物质属

性的中药进行滋补， 正如 《素问·三部九候论》所云 “实
则泻之， 虚则补之”， 《难经》 所谓 “损其肺者， 益其气

……损其肾者， 益其精”， 上述虚损补益法就是中药物质

属性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对中药五味的阴阳属性划

分见表 １ （有人提出 “辛甘淡酸涩苦咸” 七味， 其实淡是

甘的衍化形式， 涩属酸的衍化形式［１２］ ， 本质上仍为五味）。
表 １　 中药五味的阴阳属性

五味 属性 阴阳程度

辛 阳 ＋＋
甘 阳 ＋
酸 阴 －
苦 阴 －－
咸 阴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两者数量的增减分别表示阴、阳程

度上的差异。

２􀆰 ２　 能量属性　 中药的能量属性是指其四气［１３］ ， 中医治

疗疾病除了借助中药的物质属性补充人体物质的不足外，
还利用其能量属性调整人体的能量状态和祛除邪气。 《素
问·至真要大论》言：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治寒以

热， 治热以寒”， 这其实就是通过评估人体的能量状态和

邪气的有无， 采用不同能量属性的中药来调节失衡的能量

状态， 并祛除体内邪气。 现代研究发现， 寒凉药对中枢神

经系统、 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 内分泌系统等呈抑制性影

响， 表现为镇静催眠、 降温抑心、 减缓代谢等； 温热药则

相反， 表现为呼吸增强、 心率加快、 代谢促进等［１４］ 。
如果将药物按照能量属性予以分类的话， 四气也代表

了中药 ４ 种能量级差， 寒为凉之甚， 热为温之极。 现代也

有人以 “四气指数” 为四气指标， 其中药性属 “温热类”
者， 指数为正； 属 “寒凉类” 者， 指数为负［１５］ ， 故寒与

凉、 温与热从能量角度看并无本质上的差异［１６］ ， 但是有程

度上的区别。 对中药四气的阴阳属性划分见表 ２ （大热、
大寒、 平性也是中药能量的不同级差［１７］ ）。

表 ２　 中药四气的阴阳属性

四气 属性 阴阳程度

热 阳 ＋＋
温 阳 ＋
凉 阴 －
寒 阴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 两者数量的增减分别表示阴、阳程

度上的差异。

２􀆰 ３　 ２ 种属性关系

２􀆰 ３􀆰 １　 统一性　 中药药性理论将性味统一于每一味药物

中， 即如李杲所云： “夫药有温、 凉、 寒、 热之气， 辛、
甘、 淡、 酸、 苦、 咸之味也……一物之内， 气味兼有； 一

药之中， 理性具焉。 或气一而味殊， 或味同而气异”， 如麻

黄辛 （味） 温 （气）， 石膏辛甘 （味） 寒 （气）。 因此，
药物的物质与能量属性具有密不可分的天然统一性， 即每

味中药都同时兼备物质、 能量的双重属性， 只是存在着某

种侧重而已， 由此决定了它进入体内以后会产生相应的作

用差别， 如甘温 （味厚气薄） 的当归、 熟地的补血作用

（偏重物质属性）， 辛温 （味薄气薄） 的麻黄、 桂枝的发汗

解表作用 （偏重能量属性）。 由此可知， 味之厚薄和气之

寒凉的药性组合决定了中药物质和能量属性的偏重。
另外， 这种统一性不仅表现在中药的性味， 还表现在

其作用于机体的效应中。 一般来说， 气味相同的中药作用

相似， 如甘温多补益， 苦寒多降泻， 辛温多发散， 故中药

的物质、 能量属性 （性味） 是相互依存、 密不可分的。
２􀆰 ３􀆰 ２　 相对性　 中药的药性是由物质、 能量属性 （四气五

味） 组合的具体表现， 但这 ２ 种属性又具有相对性， 即某

些药物偏重物质属性， 而某些药物偏重能量属性。 即使性

味相同或相近的药物， 也具有物质、 能量属性的偏重， 如

人参和黄芪都属于甘温补气健脾药， 但前者益气生津养血，
适用于气虚津血不足证， 偏重于物质属性， 而后者补气升

阳利水， 适用于气虚水停血滞， 偏重于能量属性； 又如麻

黄、 桂枝同为辛温发汗解表药物， 但前者开皮毛达腠理，
适用于风寒表实证， 偏重于能量属性， 而后者补中气和营

卫， 适用于风寒表虚证， 更偏重于物质属性。
２􀆰 ３􀆰 ３　 转化性　 中药物质、 能量属性的转化性可通过多种

方式实现， 包括炮制、 配伍等。 例如， “ （当归） 头， 止血

而上行； 身， 养血而中守； 梢， 破血而下流； 全， 活血而

不走” （ 《本草纲目》 ）； 当归酒洗长于活血， 土炒专攻补

血， 炒炭则止血效佳， 表明炮制可实现该中药能量、 物质

属性的转化。
配伍是方剂学的核心和灵魂［１８］ ， 中医常以其来实现中

药物质、 能量属性的转化， 从而调整人体阴阳失衡的稳态。
例如， 一般认为 《金匮要略》 中的肾气丸具有补肾助阳之

功效， 主治肾阳不足证［１９］ ， 但它其实是通过配伍来实现物

质、 能量转化的典型方剂， 主治精不化气而致的痰饮水湿

病证［２０］ ， 诚如书中说到 “夫短气有微饮， 当从小便去之，
苓桂术甘汤主之， 肾气丸亦主之”， 方中桂枝、 附子温助

命火， 干地黄、 山茱萸、 山药填补肾精， 以少量桂、 附

（能量属性） 的温阳作用激发补肾填精药物 （物质属性）
转化为能量， 即 “少火生气” “阴中求阳”， 使肾精转化为

肾气， 气化有权则肾可主水矣。
３　 中药物质、 能量属性提出的意义

３􀆰 １　 有利于剖析以阴阳为总纲的辨证论治体系　 八纲辨证

是中医辨证的基础， 统领其他辨证方法［２１］ ， 而阴阳是八纲

辨证的总纲， 诚如 《内经》 所言： “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
“凡阴阳之要……因而和之， 是谓圣度”， 《类经》 也提到：
“凡诊脉施治， 必先审阴阳， 乃为医道之纲领”。 由此可

见， 阴阳为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总纲。
中医认为， 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失衡的结果， 故临

证以首辨阴阳、 调和阴阳为法度［２２］ 。 本文认为， 从物质与

能量的角度看， 机体阴阳失调无非是物质、 能量的失调所

产生的各种病证。 因此， 辨证施治时当以物质和能量属性

药物配伍成方， 调整阴阳， 以达机体 “阴平阳秘” “阴阳

匀平” 的阴阳调和状态［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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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有利于明晰方义　 方义是按照一定的原则， 对方中的

药物进行地位划分和作用阐释［２４］ ， 根据药物的物质和能量

属性的关系， 可从新的视角阐释方义。 以桂枝汤为例， 方

中芍药、 甘草、 大枣为物质属性药物， 滋补营阴； 桂枝、
生姜为能量属性药物， 发表实卫， 物质补充和能量激发融

于一方之中， 可达 “滋阴和阳， 调和营卫” 之作用。 故从

能量和物质的角度阐释方剂可使方义更加简单明了， 也更

容易被现代医学和身处现代化语言体系内的人们接受和

理解。
由此可见， 通过引入中药的物质和能量概念后， 能简

化方义、 方理， 不再局限于 “君臣佐使” 理论解读方剂，
可谓 “义简而道同”。
３􀆰 ３　 有利于破除中医 “玄学论”， 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实现

中西医的融合发展　 中医现代化不单纯是采用现代科学的

研究手段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２５］ ， 还包括用现代科学的

语言体系诠释中医药理论， 但玄学一直伴随着中医而存

在［２６］ ， 在一百多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 “中医是伪科学”
的言论从未歇止［２７］ 。 事实上， 大量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
中药具有调节能量代谢、 增强免疫、 抗病毒等功效［１１］ 。 目

前， 中医学理论体系蕴含着大量现代医学理论尚不能够涵

盖或诠释的内容， 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甚至先进性的学

说［２８］ ， 但由于 ２ 种医学体系所用思维模式和语言体系的差

异， 是长期以来两者不兼容、 所谓 “中西医结合” 貌合神

离的主要原因。
因此， 实现中医现代化、 推进中西医结合， 就要在把

握中医价值的基础上， 以现代人的思维构建中医体系， 用

现代语言描述中医理论， 对接、 沟通西医， 以期实现中医

的 “ 现 代 话” 和 现 代 化［２９］ ， 即 “ 传 承 精 华， 守 正 创

新” ［３０］ 。
４　 结语

中药物质、 能量属性的提出， 是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

化 （话） 描述， 对阐释方义、 指导临证组方和中医药科学

研究， 推进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 甚至构建新的医学

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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